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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知神经视域下不同收视率影视节目的观看效果

———来自额区 ＥＥＧ 偏侧化指标的证据

修利超　 张　 帆　 赵　 仑

摘　 要： 近年来传播效果的研究出现了基于认知神经科学方法的新趋势。 本研究采用额区 ＥＥＧ 偏侧

化指标考察了高、 低收视率的影视节目的观看过程， 发现该指标能够明显区分两组之间的差异， 高收视率

组诱发出了明显更高水平的额区 ＥＥＧ 偏侧化水平， 意味着相对于低收视率组， 它们更能诱发受众的趋近

性情绪。 这一结果说明 ＦＥＡ 具有良好的区分效度， 能够支持 ＦＥＡ 作为传播效果评价的一个客观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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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 　 　 言

传播效果的研究是传播学研究历史最长、 争议最大且最具有现实意义的研究领域。 其中一个关键

的问题就是采用什么样的方法来对传播的效果进行评价 （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ｅｆｆｅｃｔ） 。 由于传播

效果涉及到受众的思想、 情绪、 态度、 行为等非常复杂的心理过程， 而依赖于受众行为反应的观察、

调查、 问卷、 测量、 质性分析等方法不能够比较客观地考察个体的认知、 情绪和情感、 态度等信息加

工过程， 有些方法甚至还会受到研究者主观因素的影响， 因此， 在对传播效果的评价上也就没有形成

比较客观可靠的指标体系。 这些研究虽然取得了一些重要的发现， 但也存在着诸如耗时长、 成本高、

变量庞杂、 因果关系不清、 不够客观可靠等诸多缺陷和不足。

近年来随着认知神经科学技术的发展， 为研究传播效果的评价提供了新的可能。 有研究者把目光

移向了认知神经科学， 尝试采用眼动追踪 （ｅｙｅ ｔｒａｃｋｉｎｇ）、 脑电 ／ 事件相关电位 （ ｅｌｅｃｔｒｏｅｎｃｅｐｈａｌｏｇｒａｐｈ ／ ｅ⁃

ｖｅｎｔ－ ｒｅｌａｔｅｄ 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ｓ， ＥＥＧ ／ ＥＲＰｓ）、 功 能 性 近 红 外 光 学 成 像 （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 ｎｅａｒ － ｉｎｆｒａｒｅｄ ｓｐｅｃｔｒｏｓｃｏｐｙ，

ｆＮＩＲＳ）、 功能性磁共振成像 （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 ｍａｇｎｅｔｉｃ ｒｅｓｏｎａｎｃｅ ｉｍａｇｉｎｇ， ｆＭＲＩ） 等技术手段考察传播个体对

传播信息的加工过程， 比如喻国明、 李彪和丁汉青［１］ 采用 ＥＥＧ 方法评估了植入广告的传播效果， 由此

引发了对传播效果评价方法的新探索。

在认知神经科学的诸多方法中， ＥＥＧ 技术由于其优点而受到了重视， 是一种很有希望的方法。 ＥＥＧ

方法实时内隐、 时间精度高、 价格便宜， 特别适合于在可控的条件下对传播的效果进行比较客观的评

估。 而在脑电众多的指标中， 最有可能的是额区 ＥＥＧ 偏侧化这一 指 标 （ ｆｒｏｎｔａｌ ＥＥＧ ａｓｙｍｍｅｔｒｙ，

ＦＥＡ）。［２－３］

额区 ＥＥＧ 偏侧化是对额区 ａｌｐｈａ 波活动强度进行测查并计算得到的一个指标。 众所周知， ａｌｐｈａ 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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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 ～ １３ Ｈｚ） 的活动强度和相应脑区的皮层活动强度成反比， 所以 ａｌｐｈａ 波活动越强表明该脑区活动越

弱。 那么， 在额区头皮表面放置电极并记录 ａｌｐｈａ 波活动就可以对脑区的活动进行评估。 在实验室中，

首先测查被试静息状态下左侧额区和右侧额区的 ａｌｐｈａ 波， 然后计算右侧额区电极点记录的 ａｌｐｈａ 波强

度的自然对数值和左侧额区电极点记录的 ａｌｐｈａ 波强度的自然对数值， 再将二者相减 （即， ｌｎ ［右侧 ａｌ⁃

ｐｈａ］ －ｌｎ ［左侧 ａｌｐｈａ］），［４］所得的差值就是额区 ＥＥＧ 左侧化的指标。 由于 ａｌｐｈａ 波活动越强表明该脑区

的活动越弱， 那么， 计算得到的这个差值就可以反映额区活动的左侧化程度。 如果差值为正， 说明左

侧额区比右侧额区活动强烈， 数值越大， 左侧化程度也就越大。 若数值为负， 则表明额叶活动没有出

现左侧化。［５］

　 　 根据 Ｄａｖｉｄｓｏｎ 提出的 “趋近—回避模型” （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ｗｉｔｈｄｒａｗａｌ），［４］ ＦＥＡ 这个指标在情绪的动机维

度上代表了趋近和回避。 趋近是指对物体或目标的接近方向， 一般包括兴趣、 娱乐、 满足、 兴奋、 幸

福等情绪， 涉及到基于左额皮层的行为兴奋系统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ａｌ ａｃｔｉｖａｔｉｏｎ ｓｙｓｔｅｍ， ＢＡＳ） 的活动； 回避是指

对物体或目标的远离方向， 一般包括恐惧、 悲伤、 痛苦、 厌恶等情绪， 涉及到基于右额皮层的行为抑

制系统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ａｌ ｉｎｈｉｂｉｔｉｏｎ ｓｙｓｔｅｍ， ＢＩＳ） 的活动。［６－８］因此， ＦＥＡ 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评估个体在观看不

同影视资料时的观看体验， 特别是他们对视频材料的情绪、 态度与偏好。［２］

以往有研究尝试在视频刺激环境的诱发下采集 ＦＥＡ 这个指标。 比如 Ｏｈｍｅ 等人［２］考察了个体在观看

ＳＯＮＹ 的三个广告时的 ＦＥＡ 变化； 再比如 Ｍｅｙｅｒ，［３］ Ｄｅｎｎｉｓ 和 Ｓｏｌｏｍｏｎ［９］ 考察了个体在观看情绪电影片段

时的情绪反应等等。 然而， 这些研究的目的主要是验证 ＦＥＡ 本身的可信性和可用性问题， 并未直接检

验 ＦＥＡ 用于评定视频的有效性问题， 所采用的视频材料往往也比较简短， 一般只有很少几分钟 （几乎

不超过 １０ 分钟）， 而且并没有使用实际的、 在公共平台上广泛传播的影视节目。 因此， 本研究试图考

察个体在观看完整的影视节目时 ＦＥＡ 指标的有效性这一问题， 在心理测量学上属于效度分析的范畴。

由于实验指标和测试方法的限制， 本研究借鉴了区分效度的检验方法和思路， 即根据测验分数能

否有效地区分由效标所定义的团体的一种方法。 算出 ｔ 值后， 便可知道分数的差异是否显著。 若差异显

著， 说明该测验能够有效地区分由效标定义的团体， 否则测验是无效的。 在本研究中， 选择的效标为

节目收视率， 根据收视率数据选取了高、 低两种收视率水平的节目， 以此考察它们的 ＦＥＡ 是否存在明

显的差异， 从而为影视节目的传播效果评估初步探索一个比较有效的评估标准。

二、 方 　 　 法

１􀆰 被试

３０ 名健康成年人， 实验之前随机分为高收视率组 （Ｎ ＝ １５） 和低收视率组 （Ｎ ＝ １５）。 其中高收视

率组男性 ８ 人， 女性 ７ 人， 平均年龄 ２０􀆰 ６３ 岁 （标准差 １􀆰 ９２ 岁）； 低收视率组男性 ７ 人， 女性 ８ 人， 平

均年龄 ２０􀆰 ５８ 岁 （标准差 １􀆰 ９２ 岁）。 所有被试均为左利手， 无精神疾病史和家族遗传病史， 无烟酒等

不良嗜好， 无成瘾类药物使用史， 实验前一周内未服用精神兴奋类药物或影响中枢神经功能的其他药

物。 所有被试实验前均签署了知情同意书， 实验后获得一定数额的报酬。

２􀆰 实验材料和实验过程

实验材料为来自电视台的两段综艺节目视频 （一段收视率高： ３􀆰 １３９； 一段收视率低： ０􀆰 ２４３）， 时

长相等 （４０ 分钟）。 两段节目视频经过专家评定， 节目质量保持一致。

两组被试分别观看两段视频。 实验开始前被试进行 ３ 分钟的静息， 然后观看视频， 再进行 ３ 分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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静息。 实验总时长为 ４６ 分钟。 在观看的过程中同步记录被试的 ＥＥＧ 数据。

３􀆰 脑电数据采集与分析

采用 ＢｒａｉｎＴｅｃｈ 双导联无线干电极脑电记录系统， 记录电极为前额区 Ｆｐ１、 Ｆｐ２ 点。 记录带宽为 ０－

２００Ｈｚ， ＤＣ 放大， 采样率 ５００Ｈｚ， 参考电极为左侧耳垂。 采用 ＮｅｕｒｏＦｌｉｇｈｔ 软件对数据进行离线分析， 然

后对数据进行 ３０Ｈｚ 低通滤波。 对两段 ＥＥＧ 数据进行频域分析。 数据重采样为 １０２４Ｈｚ 然后分段， 超过

±１００μＶ 的分段作为伪迹剔除。 采用余弦窗函数、 １０％交迭比例进行快速傅里叶变换 （ ｆａｓｔ ｆｏｕｒｉｅｒ ｔｒａｎｓ⁃

ｆｏｒｍ， ＦＦＴ）， 得到脑电功率谱。 提取 ａｌｐｈａ 波的功率然后取自然对数， 再根据公式 ｌｎ Ｆｐ２－ｌｎ Ｆｐ１ 得到额

区 ＥＥＧ 偏侧化指标的数值。

采用独立样本 ｔ 检验对两组被试的额区 ＥＥＧ 偏侧化分数进行统计分析， 统计软件为 ＳＰＳＳ ２２􀆰 ０。

三、 结 　 　 果

高收视率组 （０􀆰 ０８０±０􀆰 １６６） 与低收视率组 （ －０􀆰 １２９±０􀆰 ２１５） 的额区 ＥＥＧ 偏侧化分数差异显著， ｔ

（２９） ＝ ３􀆰 ０５４； ｐ ＝ ０􀆰 ０５。 高收视率节目相较于低收视率节目具有更高的额区 ＥＥＧ 偏侧化分数。

四、 讨论与结论

本研究的主要目的是采用额区 ＥＥＧ 偏侧化指标对高低收视率的节目进行区分， 获得了比较客观的

结果， 发现高收视率节目相较于低收视率节目具有更高的额区 ＥＥＧ 偏侧化分数， 这意味着个体在观看

高收视率的节目时， 其情绪的主要体验应该是趋近而且相对积极的， 在观看低收视率的节目时， 其情

绪上的主要体验应该是回避而且相对消极的。

Ｄｅｎｎｉｓ 和 Ｓｏｌｏｍｏｎ［９］最早采用 “心境诱导” 范式采集个体的 ＦＥＡ 指标。 他们要求被试观看一些能够

诱发消极心境 （如恐惧、 悲伤） 的电影片段并且调节自己的情绪， 同步采集这种 “心境诱导” 状态下

的脑电， 并进一步提取额区 ＥＥＧ 偏侧化指标。 本研究借鉴了这一范式的测试思路， 但是并不要求被试

调节其情绪， 而是要求被试在自然状态下观看节目视频， 然后同步记录其 ＥＥＧ 数据并提取 ＦＥＡ 指标。

这一思路与以往关于传播效果的 ＦＥＡ 的研究［２－３］也是比较一致的。 因此本研究的结果在一定程度上可以

比较客观地反映个体在相对真实的情境下观看节目时的反应， 尤其是 ＥＥＧ 信号上的反应。

对 ＦＥＡ 指标的解释一般遵循 Ｄａｖｉｄｓｏｎ 的 “趋近—回避模型” （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ｗｉｔｈｄｒａｗａｌ）。［４］ 由于情绪在

动机维度上往往也和其效价维度相关， 因此趋近动机情绪大多数也是积极情绪， 回避动机情绪往往也

是消极情绪。［４］唯一的例外是愤怒情绪， 因为这一情绪往往和攻击性、 攻击行为联系在一起， 它在动机

上是趋近的， 而在效价上是消极的。［１０］然而， 本研究所选择的节目为喜剧题材的综艺节目， 并不涉及到

愤怒情绪的诱发， 因此本研究的结果相对而言比较单纯， 即发现高收视率的节目能够诱发出受众比较

积极和趋近方向的情绪， 而低收视率的节目则正好相反， 诱发出了受众比较消极和回避方向的情绪。

在 Ｏｈｍｅ 的研究中，［２］ 研究者也采用类似的范式考察了个体在观看广告时的额区皮层的相对激活情

况， 发现 ＳＯＮＹ 的一条广告在所有情境或者场景 （ ｓｃｅｎｅ） 下都出现了趋近性反应， 而其他两条广告则

出现了回避性反应。 研究者认为基于 ＥＥＧ 的评估指标可以成为广告和营销领域的一个 “诊断性工具”

（ｄｉａｇｎｏｓｔｉｃ ｔｏｏｌ） ， 即用于检测广告是否能够诱发受众趋近性行为反应， 判断广告潜力的一个工具。 与之

不同的是， 该研究主要操纵了测试的场景 （产品优点情景、 产品情景、 品牌情景）， 并比较 ＥＥＧ 激活的

一致性， 侧重于考察 ＥＥＧ 方法的信度。 本研究则主要操纵了高低收视率这一效标， 试图区分出高低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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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率的两种节目在 ＥＥＧ 指标上的差异， 侧重于考察 ＥＥＧ 方法的效度。 因此， 本研究的结果支持 ＦＥＡ 具

有比较良好的区分效度， 是判断节目传播效果的一个良好的客观性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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